
我去工厂做口罩
碧 流

    在我的职业规划中，从来
没有想过，居然有一天我会在
流水线上生产一天的口罩。

如果没有这次疫情，绝大
部分人都不会关注平时戴的口
罩是从哪里来的。春节前，疫
情一公布，身边有“非典”经
验的朋友就提醒我要去买口
罩、酒精棉球等医用产品。
“非典”时，我在国外留学，
没有经历，好在朋友们纷纷给
我送了各式各样的口罩来。随
着疫情发展，口罩成了一个热
点。在我看来，口罩紧缺很正
常，毕竟大部分工厂都放假
了，一旦复工，应该很快缓
解。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上海
市内松江是口罩生产比较集中
的一个区域，车墩影视基地内
的叁零文化明天会去一家口罩
厂做志愿者。这家美迪康医用
材料厂已经从年初二就复工了

一条流水线，因为人手紧缺，
其余流水线开不起来。我立刻
问，我可以去吗？我保证服从
安排。我保证近期没有离开过
上海，没有接触过相关人员，
按要求一直老老实实在家呆
着。

第二天一早，我就出发
了。到了车墩，厂门口排着长
长的车队，都是各个药店来提
货的货车。志愿者全部戴着口
罩，在门房外排队登记测体
温。测好体温后，用酒精清洗
双手才被允许进入厂区。厂内
有两个大的生产车间，女生被
分配去车间看流水线，男生做
体力活儿，周转和搬运。我们
进入车间前都要换衣服，在更
衣间换上一次性防护罩衣，戴
上口罩，头发必须全部拢进一
次性头罩内，脚上套上鞋套，
我看自己这一身除了眼睛啥也

没露的装备，觉得可以令朋友
们羡慕到尖叫。从更衣间往里
走，是洗手池，需要再次用杀
菌皂液彻底洗净双手，然后再
一次用酒精消毒。洗干净双手
后，进入风淋隔间整个人再进
行杀菌后才能真正进入车间。

口罩的生产确实如我所料
是全自动的，把所有原料安装
到位，机器就从送料、压制开
始全自动生产。一条流水线有
两个最终出口，一位志愿者和
一位熟练工人搭配。机器以
10 个为单位垒成一摞，我们
要做的就是点数和检查。流水
线最后一道是把口罩的耳绳烫
压上去，有时候机器可能会

漏，或者没烫牢，我们必须整
理和检查，剔除不合格产品。
然后再以 50为单位，把口罩
整理好后放入流转箱。这个活
儿说起来简单，但需要全神贯
注，不能有一点分心。机器不
停歇，我们也必须一分钟不停
地检查，整理，点数，装箱。
还要注意是不是缺原料，一旦
缺少，机器就停工。

一天下来，除了午饭的半
个小时，所有人一步不敢离
开，连水都不敢多喝，就怕上
厕所浪费时间。整个车间除了
机器的噪声，没有一个人说
话。我们点数装箱的口罩，再
由男工流转到灭菌车间，进行
灭菌和包装。志愿者的工作时
间是从 8? 30 至 16： 30。但
是工人师傅们要干通宵。

结束后，大家互相问，基
本上都装了 10箱子左右，一

箱有 4000个口罩。多去一个志
愿者，一天可以多生产 40000个
左右口罩。熟练工人的产量比我
们多。不管怎么样，能多做一
个，我们都觉得有价值。

午休时，我们碰到了黄厂
长，他手里的电话没断过，要么
在催上游供应材料，要么就是推
进货要求。全上海市的口罩市政
府在协调统筹了。
知道我做志愿者的朋友们都

很羡慕，也表示了参与的意愿。
听说口罩厂师傅们已经不眠不休
到连厕所都不敢去的地步了，大
家还是不要抢购口罩了，继续在
家乖乖的。毕竟家里都有口罩，
只是心理紧张而已。

应对严重
的疫情， 社区
工作非常的重
要。 请看明日
本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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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我
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看到
建国兄又有新印花绽放在醒目位置，而
这次意外的惊喜来自印文的出奇出新。
八枚印花，内容均为上海地方的俚语民
谚，比如“抱佛脚”“人来疯”“一本三
正经”“求人不如求己”等，耳熟能详，
琅琅上口，同时还刊有他的一篇文章
《沪谚熟语能入印》。建国兄在文章中
说：“自从上次刻了八方沪谚熟语印后，
受到同道的好评，以为上海老闲话用传
统艺术的老形式表现出来，恰到好处。”
这就是他刻这路闲章的初心，不由得让
我击节叫好。他将大俗化为大雅，为古
老的篆刻艺术浇灌文学与风俗的养分，
拓展了中国篆刻的表现空间。

以民谚俗语入印，此前少有
人尝试过。据建国兄说，韩登安
先生治过一方“起马人”，这对
他是一个启发。韩登安杭州西泠
印社社员，曾任该社总干事，兼
龙渊印社常务监事，新中国成立
后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起
马人”的意思应该就是“起码
人”，这是谦逊的定位和独善其
身的警策，在建国兄心中引起回
响也在情理之中，于是他也奏刀
为自己治了一方“起马人”闲
章，自戒之余兼向老前辈遥致
礼赞。

后来，建国兄在 《新民晚
报》“上海闲话”专版上开设了
沪谚熟语印的专栏，每周一期，
连同版面上上海方言植入的小品写作，
在上百万读者中间引起阵阵喝彩。

上海的沪谚熟语，是活态的文化遗
产，见微知著地见证了一座伟大城市的
形成与发展，凝聚了上海人的集体智
慧，体现了上海人的品性与风度，也体
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
成果，尤其在特定的场域、语境、情势
中，传递了上海人处世待人、评判时事
的机警与善意。

比如“看人挑担不吃力”“花好稻好
样样好”“行得春风有夏雨”“吃人一口
报人一斗”“脚馒头浪打瞌目充”等，体现
了农耕文明对上海市民生态的深远影
响，而“照排头”“出外快”“有心有想”
“别苗头”“勿上勿落”“有数有脉”“工夫
卖铜钿”“求人不如求己”“闷声不响大发
财”“吃力勿讨好”“兜得转”“头子活络”
“有花头”“看三四”等，又折射了上海

走向商业文明阶段城厢社
交空间的微妙变化和市民
的精神状态。再比如“小
家败气”“人来疯”“好白
相”“推板一眼眼”“猪头肉
三不精”“做人家”“有腔调”“路道粗”“现
开销”“老克勒”“茄门相”“笃悠悠”“身宽
勿如心宽”等，表达了市民阶层评判人事
的尺度或生活态度。
这些沪谚熟语很难在普通话或外国

语中找到对应的词汇，个中奇妙精微，
唯有上海土著能够体察，而且今天的八
零后、九零后恐怕也只能莫名其妙啦。

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
来，到哪里去？我们应该用方言来确定

自己的族群“血型”和成长历
史，这决不是要排斥普通话，也
不是要排斥外省人，恰恰相反，
我们要友善地提醒潮水般涌入上
海创业发展的新移民，帮助他们
尽快融入上海这座城市，融入上
海人，融入上海生活的日常，成
为快乐健康、奋发有力的新上海
人。那么有些文化密码必须知
晓，这是城市门户的钥匙，也是
上海人心灵的钥匙。普通话或外
国语不能精准表达的意思，上海
方言可以轻松表达，这个你应该
能听会说。
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表达

感情的交际工具，而且是每个时
代文化信息的载体。中华文化之
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它自古

以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从来就包容各
地民众创造和长期积累的精神文明。作
为上海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海方言首先
拜上海一方水土的造福，也是一百多年
来吸纳各地移民后大融合的结晶，是上
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贡献。传承上
海方言，就是传承上海地区的文化基因，
那么给沪谚熟语一定的文化认知和地
位，也是对文化基因的明确编码或标注。
今天，周建国从他第一阶段创作的

沪谚熟语印中精选了一百二十方付梓成
书，我表示热烈祝贺。建国老同学嘱我
作序，区区深感荣耀，我以作家身份从
文化层面谈点体会，至于技术层面，浙
派徽派、汉白元朱、瓦当四灵、穿带铁
线⋯⋯我这个“三脚猫”就不敢“瞎三
话四”了。

（本文为周建国 《沪语百印》 序的
节录）

旅 客
天 谛

    庚子年的第一天早晨是被悉尼城的警车嘶叫唤醒
的，大年夜就一阵阵地发飙，除了警车还有叮咚叮咚
的救护车呼啸驰过，73层楼上的床靠背也有声波掠
动。不知哪里哪个倒霉蛋昨夜经历了什么？
透过落地窗，满眼云遮雾障，日光怯怯从这个云

罅钻出来又被霾的巴掌拍回去，再找另一处，同样不
能脱颖而出。到底是希望日光出来呢，还是阴阴沉沉
维持现状？心里也拿不定主意，好像倾向于后者多些。
究其原因，阴霾天有种自虐的情调，在百无聊懒的时

候，可以木木地发呆，消费
掉一段看似珍贵的时光。

于是就冥想，信马由
缰，不着边际———
昨晚妹妹让老妈与我视

频，老妈眼角挂下泪来，一副想儿子的苦相，话语里
带点呜咽，又一次叫我在顾老和宠小之间纠结，尽管
24小时由保姆陪着老母，似乎可以对良心有得交待，
但结果总是自责，没能亲力亲为尽足孝道，有违父亲
遗嘱。可回转身来看看小的，可怜可爱的，缠着你，
一娃抱一条腿，要陪两个娃娃玩游戏。你说，万水千
山总粘着情，可哪端都摆不平。
当然，必定会想到武汉那场“馋病”———我不敢

说，要不是有食无类胡吃海塞，一定不会惹出这场大
祸。但起码你馋到连蝙蝠都啖，不是自作孽吗？还有
其他野生小动物，招你惹你了，非得让它们下油锅、
入滚水，果你的腹？现在这年代，吃喝的花样够多的
了，你还贪得无厌？
来悉尼过年是半年前就计划好的，因为有几项事

务必需处理。有朋友微信上说，你们家好有先见之
明，正好躲过这场疫情侵袭。谁知道呢？悉尼已有一
例，初二初三保不定会翻番。
再说，前天从新西兰南岛回到悉尼，初愈的咳嗽

重又“开咳”，极有可能是吸入了森林大火遗散在空
气中的烟尘。
悉尼新南威尔士州森林火灾持续了三个月，电视

报道的画面上，考拉被烤焦，天生的慢动作使这种小
动物走投无路。那是天灾，人类的灭火能耐敌不过天
降大雨，两场雨一下，大火基本扑灭。然而，残留的

火苗又趁着四十摄氏度高温，重新燎原
起来，闻着焦味就知道火魔是不会善罢
甘休的。

人类对大自然的脾气还没摸透，一
而再再而三，恃宠胡为，将这地球弄得

乌烟瘴气。风灾、洪灾、雪
灾、火灾、病灾已经频频告
诉人类了，你们再行不义
不端，必将等来更严厉的
处罚。可是谁愿意去揣摩
自然的意图、去珍视自然
的警告呢？
为一国一地之利，惹

战争、搞霸权，战火纷
飞，生灵涂炭！还有的人
竟然无事生非、庸人自
扰，去深山老林猎取野生
动物烹着吃，导致瘟疫流
行。这是人类自我作死的
节奏呀！
窗外的天空逐渐鲜亮

起来，日光已在雾霾上方
逡巡布散，炎热的一天即
将到来。今天挪地方了，
要去黄金海岸。
唉，糟心的事想它又

能咋样？开开心心，过好每
一天。但愿时时处处宜居、
宜游，风和日丽，花香万
里，安宁———太平。

七律五首 褚建君

送别
人众归乡竞远舟， 沉吟惟我独夷犹。 田间白鹭一

时散， 江上游鱼低处留。 寒魄苍云照碧水， 离情星夜
说三秋。 依依折断垂丝柳， 亭短亭长无尽头。

烹笋
年关始遇两分寒， 风雨高楼勿忘餐。 琥珀壶中还

有些， 水晶盘上却孤单。 灞陵歧路终须别， 春草伤心
难得看。 白嫩数支冬笋美， 嗣宗和仲一锅端。

无题
台上冬泥任雨滋， 寒潮迢逓卷来迟。 江村恍惚傍

山水， 午睡依稀飘酒旗。 蛇目菊花无觅处， 蒹葭溪畔
少年时。 刘郎已错桃花汛， 不可踌躇问蕙芝。

岁暮
岁暮月残江退潮， 孤灯如豆点通宵。 但闻四野龟

蛇静， 犹见一窗樯橹摇。 铁马金戈伤历史， 卧龙青竹
念渔樵。 此生注定能长饮， 敢与西风分寂寥。

古韵遗风今犹存
杨则生

    福建省政和县杨源古
村，山清水秀，千年倒栽
杉，虬枝缠绕，苍劲挺拔。
147 栋古民居一栋挨一
栋，窄小弯巷悠长。溪流
贯村绕行，廊
桥跨溪而立，
《鲤鱼溪护鱼
禁约碑》屹立
观鱼亭墙隅。
英节庙里，戏曲爱好者们
正屏气静听粗犷诙谐腔调
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四
平戏。
跨上湿滑石阶，走过

烟雨缭绕石拱桥，临溪而
立黑瓦土墙边，几十位
“观鱼客”，不时将光饼整
片抛入绿水碧波中。鱼儿

争先恐后，竞相觅食，引
来阵阵爽朗笑声。
“人鱼同乐”的独特

人文景观颇有历史渊源。
唐朝大将张谨镇压黄巢起

义，在 15 公里外铁山镇
九战丘激战负伤，不治身
亡。一年后，张谨之子张
世豪祭扫父墓，途经杨源
村时，举目眺望，山峦迭
起，溪涧交错，水清土
沃，随手拔一棵杉树倒插
泥里，抓过几条鲤鱼丢入
溪水，仰天呼道：“来年，
树能成活，鱼能成群，此
处注定是个风水宝地。”
一年后，树成活，鱼成
群，张世豪举家迁此定
居。自此，制定护鱼禁
约，代代相传。

杨源村民们敬畏鲤
鱼，溪中鲤鱼若亡，捞起
举行祈祷仪式，安葬在背
倚青山、面朝清溪的鲤鱼
陵。村民们取卵石、垒街
堤、铺幽径、设流坎、增
活水。一派“小桥流水、
皓月杨源、人鱼同乐”的
景观。
转身步入古巷，脚底

稀稀朗朗的碎石，仿佛回
响着 1100 年前古村道繁
忙的脚步声。两侧土墙，
遗留着千百年风雨的侵袭
痕迹。檐墙、马头墙、风
火墙，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无论是墙上门窗精致
细腻的木雕，还是庭院门
前精湛的石雕工艺，足让
八方游客细细品味。

古宅门框外贴着大红
对联，热情的主人忙忙碌
碌，炉灶口煮开水，锅中
炒豆子、南瓜子。悬挂式
饭桌上摆满茄干、菇干、

笋脯咸食和糖醋姜片、地
瓜干、芋丸、南瓜丝等甜
食。主人端来大碗鸡蛋
花，倒入芳香四溢云雾茶
中。客人们边品茶，边吃
甜咸食，拉着家常。
傍晚时分，从古村走

出，不知不觉间迈入兴建
于北宋崇宁年间的英节
庙。此时夕阳西下，落日
的余晖将最后一片光芒洒
在英节庙土墙黛瓦上。庙
里，一串串火红灯笼随风
摇曳。四平戏开场前，台
下早已坐满人，只待铿锵

锣鼓响起。
演员们在台
上 唱 念 做
打，观众们
在台下喝彩
叫好。对村民们来说，夏
日的夜晚，看一次四平
戏，就是最大的满足。
“四平戏”又称“四

平腔”，由明代中叶时期
流行的四大声腔之一的
“弋阳腔”演变而成，嘉
靖年间盛行徽州、河南一
带。张谨的后人将河南家
乡的戏带到杨源村，之后
就一代代地传下来。逢年
过节，结婚生子，建房搬
迁，杨源村人都会唱戏庆
贺。农历二月初九、八月
初六祭祖庙会，一路锣鼓
喧天贯村而行，晚上英节
庙里，连演三天三夜戏，
十里八乡人聚集观戏，感
受那份高昂粗犷、诙谐风
趣的古腔余韵。
月落梢头，古老的英

节庙戏台，曲终人散。锣
鼓的铿锵声和戏迷们的唱
和依然仿佛回荡在耳边，
咏诵着那悠远的岁月⋯⋯


